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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肃反奇闻：女红军长得太漂亮也要杀！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1-10	讯】

张国焘（左）在肃反时曾与毛泽东一样杀人如麻。（网络图片）

许多年后，王新兰才通过丈夫萧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
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劝降信竟然成了“通敌”铁证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在川北开展
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连上衣
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

而且领导肃反的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不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
川陕途中，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在小河口会议上尖锐批评了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等错误。张处境孤立，被迫检讨，但一直耿
耿于怀。红军进入川北刚站稳脚跟，他便开始下手：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先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
时革命委员会当主席，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

1933年2月中旬，川北土皇帝田颂尧倾力围攻红军之际，张国焘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视察，在走出大门准备上马离开时，他好像突
然想起什么似的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
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川军旅长)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罗泽洲我帮过他的大忙。这次他俩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试
试。”

可是，邝继勋写给罗泽洲和谢德堪的信，却莫名其妙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以“通敌罪”将这位英勇战将、红四方面军创建人之一逮
捕，政治保卫局五花大绑将邝押送到通江洪口乡的关帝庙。曾中生、余笃三也先后被张国焘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关
押。

面对张国焘精心设计的阴谋，邝继勋知道凶多吉少，在执行死刑前的遗书中写道：“中生、琴秋(张琴秋——编者注)同志，我先走一步了。
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几个执行队员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
子使劲一拉……5天后，余笃三被杀。1935年9月在川西卓克基，张国焘下令将曾中生处死。

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被张国焘一网打尽，而由地方武装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的指挥员们，也很快成了肃反的重点对
象。部队被调离原防地，集中在宣汉的南坝场、马桑沟、黄石杠、土门子等几个地方整训学习。四方面军派来了300多名河南籍、湖北
籍、安徽籍的干部“掺沙子”，执掌各级统兵权。政治保卫局派出十几个肃反工作团一头扎进33军，根据他们掌握的名单，大抓“反革命”且
严刑拷打，草草审讯一下，就开始处决。

公报私仇红33军二百余名干部被处决

噩耗频传，连骁勇善战的红33军97师师长王波也受到了一场惊吓。这天，王波接到罗南辉副军长电话，通知他第二天前往双河场开会。王
波带着4名警卫员半夜出发，快马加鞭赶往80多里外的双河场，赶到后，王波才知道会场设在两里外的杨家祠堂，而且只允许首长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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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员原地等候。王波与98师师长蒋群麟、政委龚堪彦步行出了场口。他们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当日的警戒不同凡响，沿路两侧隔几步就
站有一名持枪的红军士兵，而且从服装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他们33军的兵。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一天前，政治保卫局局长亲率300名执行队员赶到了双河场，守株待兔，等着33军的中高级指挥员规规矩矩前
来引颈受戮。

王波和蒋群麟、龚堪彦一进祠堂大门，便被要求交出武器统一保管。王波不安地走进大厅，注意到33军3个师长只剩他一人：蒋群麟刚刚
被抓，99师师长冉南轩也不见人影。过去开会时见了下级指挥员的面总喜欢说粗话“涮坛子”，显得特别亲热的罗南辉副军长，也仅是神情
冷漠地向他点了点头，眼神中分明有什么难言之隐。

后院的叫喊声、怒骂声很快传到堂屋里，在座的指挥员们惊慌起来，纷纷交头接耳。王波还有其他参会的33军指挥员情绪激动，要求离开
堂屋，却被门口荷枪实弹的执行队员拦住。当保卫局局长得知除33军政委杨克明、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尚未落网外，其余上了死册的70多
人已全部就擒，站起来厉声喝道：“大家不要躁动，在座的同志都是党的忠诚战士，只不过反革命分子太阴险狡猾，他们以假象蒙住了你们
的眼睛。我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大家宣布，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不是白吃饭的，我们已经掌握了混进33军中的‘盖天党’、‘白扇会’分子的准
确情报，才对他们采取行动的。”

执行队长一声令下，已被五花大绑的黎时中、冉南轩、蒋群麟等73名中高级指挥员被押到了天井上。四周围满了手执雪亮大片刀、杀气腾
腾的执行队员，再外面则是子弹上膛的持枪战士。

黎时中一看这场面，怒气冲冲地向着保卫局局长吼道：“看样子今天这场面是你在当掌墨师了。我问你，大家都是共产党张主席领导的红
军，你凭啥把我们捆起来?”保卫局局长没有耐心与他理论，勐然对执行队长大喝道：“愣着干啥，还不动手。”一声令下，众战士一拥上
前，雪亮的大片刀向着红军指挥员们的脑袋砍去……

已被打入死册的杨克明、魏传统刚到场口，一位做过川东游击军战士的老汉从路边飞跑出来大喊：“去不得去不得!”并说自己刚才在杨家祠
堂院墙外面看见川东游击军的好多头头被“外省老乡”捆了起来，看样子要砍头。杨、魏赶紧掉转马头狂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张国焘趁热打铁，又以学习为名下令将33军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集中关押，随后，邓廷壁、高继升等二百余人陆续被处决。

张国焘不信任“起义或投诚”部队

双河场惨案发生前，红33军军长王维舟已被夺去兵权调往彭扬军政学校学习。当众多部下惨死的消息传来，王维舟被强烈地震惊了：党中
央派来的全权代表，怎么会用比对付敌人还要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当初两军会师敲锣打鼓放鞭炮，每一个官兵都为自己能成为主
力红军的一员而倍感骄傲。可是，他们中许多人连红军的军装都没来得及换上，就落入了张国焘设下的一个又一个圈套，砍头的砍头，活
埋的活埋，死得惨不忍睹，不明不白！悲痛交加的王维舟不顾个人安危，闯进总部找到张国焘为屈死的战友喊冤，却遭到了张国焘严厉的
驳斥：“什么党的忠诚战士?一个个头上包着白帕子，身上穿着长衫子，动作稀稀拉拉，我一看就和土匪差不多嘛。维舟同志，我们虽然算
得是老战友了，可是，我仍然得提醒你，在当前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你必须加强自己头脑中的敌情观念。”

王维舟愤怒地反驳：“国焘同志，你的意思是，我王维舟这么多年来在下川东就率领着一帮土匪在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是谁把我川东
游击军当土匪？是国民党，是军阀！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样的话，居然能出自你这共产党中央全权代表之口！”

张国焘冷冷说道：“维舟同志，你太意气用事了，我采取断然措施，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等到发生了29军那样的事件，就后悔不及了。”

与张国焘的争辩丝毫未能减轻王维舟的痛苦。而且，他还得遵照张的命令，回去收拾这副烂摊子。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仍对共产党
抱有一线希望。当部下情绪冲动地要他带领大家离开四方面军另立山头时，他坚决制止；当少数人被大肃反吓得心惊肉跳，背着他密谋拖
枪投敌时，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手段先发制人。他忍着心中的痛苦，还想“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被张国焘冤杀的，还有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4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川军杨森部独立旅旅长。该旅是杨部的精锐，有2000多人，有不
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火力配置很强。可就在南江城外，经张逸民策动，任炜章毅然反戈一击，投向中共红军阵营，喜得时任红25军
第73师师长的王树声紧握着任炜章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不久任炜章的独立旅被改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独立师。

1933年5月，田颂尧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部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嘉奖。

但是，具有浓厚宗派主义思想的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在与亲信的谈话中，多次强调对起义、
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

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

6月下旬的一天，张国焘在旺苍县木门镇木门寺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各军师级以上指挥员被要求参会。他们满以为是来参加一次重要的军
事会议，没想到这是一场“鸿门宴”。

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

张国焘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
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
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已经演变成
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他领导的这支部队确实成分复杂，改编后，虽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是违反军纪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
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处置，还把违反军纪的三个为首分子公开枪毙了。还有更令他紧张的，前
几天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前线哗变。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
息。

张国焘继续说道：“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
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
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



张国焘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

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已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捆绑起来。张国焘继续宣布一长串的“反革命
分子”名单，念一个，捆一个……

任炜章被抓后，才知道张逸民3天前已被处决。独立师连级以上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
他们敬爱的师长。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块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2团长邱正和与
任炜章是拜把兄弟，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

历史，不仅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还染着斑斑血痕。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难，徐向前元帅记忆犹新：“张
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
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
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
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
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红33军中的各级指挥员被张国焘一锅端，而身为军部特务营营长的任俊卿，自然难逃一死。

任俊卿是战功累累的“红军英雄”，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的成员。在这个家庭中，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
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总共6人参加了红军。“红军之家”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萧华
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编者注)，她参加红军时只有9岁。他们的亲叔叔，就是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

王家满门参加红军，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红军之家”的文章。可这6人中的4人成为革
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没有一人牺牲在对敌斗争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

“红军之家”中第一个被杀掉的，是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那是党组织派他以反动面目去为共产党
抓“枪杆子”的)，而他当团总时交往密切的不少地方头面人物后来都成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白扇会”、“盖天党”分子。

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萧萧的峰城山。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
白骨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都提着大片刀，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
要犯人当刽子手。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威严地呵斥：“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
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被强迫当刽子手的，竟是王新敏和王新正，任俊卿妻子王新雪的两个亲弟弟。
任俊卿怆然喊道：“来吧，兄弟，你们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们!”

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家兄弟也难逃一死。一个月后，兄弟俩也被保卫局处决。临刑前，满腔悲愤的兄弟俩提出，要和自己的
师长见一面，告个别。王波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眼泪却只能往心里流淌……

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

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新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新敏、新正最后分手时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兰则对看望她的人说：“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躲在岩包后面看见
了，马上跑到清溪场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去已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
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回来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

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一天深夜，小新兰和姐
姐新国睡在一起。不知啥时候，小新兰被惊醒了，睁眼一看，姐姐已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战士们不解释，捆好，
就推着她往外走。王新兰那时虽然才12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她一下子扑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拼命哭
喊：“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走她呀!”王新兰眼睁睁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对新国的死，王新兰一直挂在心上。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萧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
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王新兰的五姐王新诗是妇女独立团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组织上动员离开部队。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
乡清溪场，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在这样一场屠杀中，王新兰却无法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执行的士兵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甚至连下令杀人的张国
焘、陈昌浩，在肃反运动中具体执行杀人命令，杀了许多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赤色群众的几位四方面军干部也不是凶手。王新兰不能
否认，换成自己也一定会那样做……因为主观上，他们同样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同样是为了“把红军的事情搞好”啊!

1950年，王维舟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悲愤地说道：“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
养出来的300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和我风雨同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
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屠刀下牺牲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吴量　	来源：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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